
小夕年近四十， 看上去却比实际年

龄年轻一些， 戴着眼镜， 皮肤白皙， 文

文静静的 。 在父母眼里 ， 女儿是优秀

的， 小夕也的确从小就是 “别人家的孩

子”。 直到 10 年前， 小夕所在的保险代

理公司开始疯狂的 “套钱游戏 ”， 作为

公司高管的小夕深陷其中 。 小夕坦言 ，

她曾感觉公司对客户做出的承诺不合

理， 可 “出了事上面有人顶着” 的想法

让她打消了顾虑， 她也抵抗不住高额回

报的诱惑。 后来一切发生得太快， 公司

负责人携款潜逃， 资金链断裂， 拿不回

资金的客户越来越多……小夕最终因集

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

从天上到泥里， 是小夕对自己刚服

刑时状态的形容。 一直骄傲， 在他人眼

中很成功的她在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成了

“失败者”。 服刑后她要面对从未想象过

的改造生活， 小夕自己无法接受， 她觉

得一直以她为傲的父母一定也难以承

受。 可是从第一次会见开始， 小夕父母

表现出来的就是信任， 他们相信小夕会

吸取教训重新振作， 也始终给她鼓励和

希望。

“我想我这样的情况， 父母的生活

总是会受到影响的， 比如亲朋好友、 邻

居的异样眼神、 闲言碎语， 我后来也问

过他们 ， 有没有因为我服刑感到压力 ，

他们给我的答案很果断， ‘没有’。” 小

夕说。

其实小夕的父母怎么会没有压力 ，

只是在见女儿的时候把最好的一面展示

给她， 不想给她压力， 不想让她担心。

“不管我怎么样， 他们给我的爱始

终没有变 。 我很感谢有这样的父母 。 ”

小夕哽咽着说。

曾经的小夕对人生成功的评判标准

就是赚很多钱， 所以自认为是女强人的

她在 10 年前 “胆大包天”， 即使查觉不

对劲也抱着侥幸心理一错再错， 直至无

可挽回。 而这些年的服刑生活中， 民警孜孜不

倦的教育引导和父母始终不变的爱， 让小夕重

新审视 “成功” 的定义， 以及什么才是生命中

最重要的。 她也希望诚心悔改的自己能够被原

谅。

“我和父母讨论过回去后的工作， 可能还

是想自己创业。” 小夕这些年在监狱民警的鼓

励下坚持学习 ， 看了不少英语和管理方面的

书， 也实时关注创业领域动态， “以前是以赚

钱作为评判成功的唯一标准， 现在我可能更会

关注这份工作对社会是否能有所贡献， 比如养

老行业等等。”

不过，相比创业，小夕最近和父母讨论的话

题更多集中在去哪里玩， 因为她明年就将刑满

释放了。 其实对小夕来说，旅游的目的地是哪里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陪伴在父母身边。

这次会见结束时， 小夕和父母没有像其他

家属那样依依不舍地告别， 因为他们知道 “再

见” 之期不远， 他们都期待着真正 “重逢” 的

那一天。

期待真正的“重逢”

期盼已久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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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监狱的会见从上午 8 点半开始， 小夕

的父母是第一批会见的家属， 住在宝山区的他

们为了准时见到女儿 ， 清晨 6 点半就出门了 。

这不是小夕父母第一次来监狱会见， 三年时间

里， 他们曾参加过监狱安排的线上会见， 从亲

情电话、 书信来往中了解女儿的服刑情况。 有

时， 监狱民警也会通过电话向小夕父母传达小

夕的情况。 所以小夕父母知道女儿的服刑表现

稳定， 最近还作为监狱 “新玉兰艺术团” 的一

员参加了监狱 “母亲文化节” 的演出， 但得知

这次能线下会见， 小夕的父母还是早早就做好

了见面的准备。

“等会见到女儿， 应该还是会说些想念之

类的话吧……” 小夕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

睛有些湿润。

两部电话、 一层玻璃， 这一头是家人的问

候 、 嘱咐 ， 那一头是服刑人员的关心 、 应

承……在会见厅， 和小夕同时间段与各自家人

见面的有 20 多名服刑人员， 每个服刑人员每次

最多可会见 3 名家属， 会见时间长短根据服刑

人员表现划定， 从十几分钟到半个多小时不等。

家属中有像小夕父母这样携手而来的夫妻， 有

白发苍苍、 独自前来的老人， 也有父亲带着孩

子……

他们的对话很日常， 聊自己的近况， 说亲

戚朋友的 “八卦”， 而临近会见结束， 听到最多

的则是 “我们在外面都挺好的 ， 你不要担心 ”

“我们在外面努力， 你在里面努力” “我这次体

检了 ， 医生关照我要注意 ， 你也要当心身

体” ……

相比起来， 小夕和父母的对话显得有些有

趣， “我这次看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 ‘爸爸，

你头发越来越少了 。’ 爸爸说 ， ‘我年纪大了

呀！’ 走的时候， 他们说下个月可能要旅游， 就

不来看我了， 我也让他们放心去。” 小夕说， 她

和父母的相处模式一直是这样轻松愉快的， 哪

怕她服刑， 父母也没有在她面前表现过苦痛的

情绪。

□上海法治报记者 徐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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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这天， 天气并不好， 阴沉沉

的， 随时可能下雨的样子， 地上到处是前一

晚大雨留下的积水。 本以为这样的天气， 来

会见的家属可能多少会有耽搁， 可是当我 7

点 50 分到达女子监狱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

家属领取了号码牌， 等候在会见楼门口。 家

属们都戴着口罩， 看不出他们的表情， 只看

到有父亲带着孩子， 似乎是在叮嘱孩子一会

要说些什么， 还有家属不清楚会见流程， 不

知道哪里领取号牌， 有热心家属给他指路。

民警告诉我， 会见从 8点半开始， 一般

中午前结束， 分不同批次， 发会见通知书给

家属的时候， 会告知时间段。 但家属们往往

都会提早来， 想领取排序靠前的号牌， 早些

见面。 尤其这次是三年来第一次线下会见，

家属们更加积极。

临近 8 点半， 家属们陆续进入等候室，

有一名抱着红色棒状物的女子特别引人注

目。 由于进入等候室时需要将随身物品过安

检， 女子手上的“棒子” 露出了真面目———

一面锦旗。

女子是来看妹妹丽梅 （化名） 的， 丽梅

是女子监狱六监区的服刑人员， 已经服刑有

些年头了。 这面锦旗就是丽梅特地关照姐姐

在会见时要带来送给六监区民警高警官的。

于是，在会见之前，丽梅的姐姐先找到高

警官，将锦旗送给她，表达了感谢。 高警官有

些惊讶，也有些羞赧，最后收下了锦旗，和丽

梅的姐姐简单交流了丽梅最近的服刑表现。

然后赶紧回到等候大厅， 继续维护会见等候

现场的秩序，直到当天会见工作结束。

从六监区民警的介绍中我们得知， 丽梅

之所以拜托姐姐送锦旗， 是因为高警官曾安

抚了她焦虑不安的心。 女性的情感是丰富

的， 遇到变故时， 有些女性可能会更加敏

感， 情绪波动更大。 去年疫情期间， 丽梅就

控制不住地感到压力大、 焦虑心慌， 是高警

官及时发现了她的异样， 并进行心理疏导，

一点点抚平丽梅掀起惊涛骇浪的内心。

几米的 《希望井》 说： “掉落深井， 我

大声呼喊， 等待救援———天黑了， 黯然低

头， 才发现水面满是闪烁的星光。 我总在最

深的绝望里， 遇见美丽的惊喜。”

高警官觉得自己只是尽了监狱人民警察

的职责， 但在丽梅看来， 那些安慰、 开导，

就是洒进黑暗中的光。

同样像光的， 还有家人的关心和支持。

六监区民警告诉我们， 当宣布可以线下

会见家属时， 明显感觉到服刑人员的兴奋，

这也是她们期盼已久的一次会见。 “其实一

直以来， 亲情支持都是教育矫治工作中非常

重要的一股力量， 有家人的关心、 支持， 能

让服刑人员更安心、 有盼头地改造， 所以非

常希望家属可以支持、 配合我们， 一起做好

这项工作。”

在会见厅， 几乎每一个见到家人的服刑

人员都两眼弯弯， 即使戴着口罩也难掩笑

意， 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 说的内容或许家

长里短、 鸡毛蒜皮， 甚至与以往在亲情电话

里说的大同小异， 但能“再见” 就是幸福

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 相比随心所欲地相约

聊天， 会见有严格时间限制， 于是临近会见

结束， 就有人忍不住抹起眼泪， 有母亲、 有

女儿， 也有丈夫……挥手告别后， 有服刑人

员怕家人看到自己的眼泪， 转身头也不回就

走， 直到回到等候区， 才擦一擦眼角； 有服

刑人员上一秒还笑着看家人对自己比心、 告

别， 下一秒就落下泪来， 看着家人离开的背

影， 愣了一会神才起身。

而对有些服刑人员来说， 她们非常羡慕

这样的会见， 尤其是能和妈妈说一声“再

见”， 比如阿颜 （化名）。

阿颜的老家在江苏的一个城市， 她不舍

得父亲老大远来看她， 于是这次没发会见

信。 她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向父亲证明自己

真的变了， 一定不会再让家人失望。 因为，

她已经失去了妈妈， 体会到了“子欲孝而亲

不在” 的痛苦。

8 年前， 阿颜因为涉毒犯罪入狱， 同一

年， 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 父亲担心这个消

息影响阿颜服刑， 于是一直瞒着她， 直到几

年前， 阿颜想邀请母亲参加监狱开展的“母

爱进大墙” 活动， 向母亲展示这些年来自己

的变化， 也想看看多年不见的母亲， 听听母

亲的声音。 父亲百般推脱， 最后实在瞒不下

去才吐露实情。 阿颜如遭雷击， “进来的时

候我还有妈妈， 可等我出去， 我已经没有妈

妈了……” 所以， 会见也成了阿颜向往又哀

伤的一件事。

一墙之隔， 心心念念。 这种想见不能见

的遗憾， 还是少一点的好。

一"之隔，心心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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